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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 枪
□栾文胜

早晨，警察安全和妻女道别，像往常一样。没
人知道，这是他人生的最后一天。

当时，金兰正在厨房刷碗。安全犹豫片刻，站
在了厨房门口。

“我走了。”他说，声音很轻。
金兰没回头，顿了顿，欲言又止。
这时，传来女儿安红的脚步声。金兰忙继续

洗碗。
安红七岁了，穿着粉色的裙子，像个可爱的

洋娃娃。
“生日快乐！”安全说。
“爸爸，别忘了……”
“买礼物。”安全说。
安红笑了。

“爸爸，今天能送我上学吗？”
“你爸忙，”金兰转过身，换一副笑脸，“乖，快

去把煎鸡蛋吃了，我送你上学。”
“听妈妈的，好孩子。”安全说。
安红很懂事地点了点头。
安全着便装，带枪，准备离家。
金兰没出来，和往常一样。
厨房里传来锅碗瓢盆的撞击声。
安红追了出来。

“爸爸，妈妈哭了。”说着，小眉头皱了皱。
安全蹲下身，拥抱了下女儿。

“没事，别担心。”
“爸爸，你去哪里执行任务？”
“浮云镇。”
安全摸着女儿的小脸，努力一笑。

“注意安全。”她说。
女儿的叮嘱，在他濒死前一刻，仍回荡在耳

边。

浮云镇上空，雾霭沉沉。
一个长得和安全一模一样的男人，从女友方

美的租住屋里出来。
“龙哥，注意安全。”
龙平戴上墨镜，离开。到了下坡临街处，他停

下来，打开手机中的监控软件。手机画面是一个
很大的院落，气派讲究，院门口停了两辆车，一黑
一白。院里，一条黄狗在追鸡，一个秃顶老男人冲
出来，抡棒子赶狗。随后，出来一高一矮两个胖
子，穿着得体，和老男人打招呼，说话声清晰地传
来：“爸，我们走了。”

“去哪儿？”
“浮云镇银行。”
“在龙门镇存不就行吗，这么多钱。”秃顶老

男人说，“都是国家的银行。”
“开户行在浮云，你懂什么。”矮个的黑胖男

人说。
“没事儿，爸，甭管了，”高个胖子说，“我和二

鬼办，你甭操心了。”
说着，扭脸看了看镜头方向，像是不经意地

一瞥。
这时，手机画面里响起大喇叭的声音，传来

一个中年男人烟味十足的喊声：“这么着啊，大家
伙儿注意了啊，今天来检查组啊……”

监控画面切到另一个镜头：小小的院落，院
子里破败不堪，半截土墙，塌出一个豁口。院子里
只有一个方凳子，空空如也。大喇叭声仍在：“啊，
今天这检查组查得可严，咱龙门村，这去年刚得
的先进，咋也得保住。”

龙平关掉监控软件，回望，方美还站在门口。
见龙平回头，方美走过来，担心地说：“不去

了，别报仇了。”
“杀父之仇，能不报吗？等我干掉那俩畜生，

咱们远走高飞。”
方美正欲开口，龙平已经灵巧地越过矮矮的

围栏，消失在方美的视野里。
街上很吵。摩托车东来西去。

“啪啪啪！”三声脆响。
龙平忙躲到墙后，伸手摸枪。
探头看，原来是两个男孩在放鞭炮。
龙平低头，进了旁边的杂货店。
一辆白色旧桑塔纳驶了过去。
开车的是安全。

铁索桥下，绝壁深渊，怒河奔泻轰鸣。
一对情侣，在摇摇欲坠的桥上相拥。
铁索桥附近，沿着山的缓坡，是高高低低的

老楼。它们建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像是历史一
样，苟延残喘，匍匐在那里。楼身斑驳，像时间的
伤口。其中一座楼的楼顶，有个穿黑衣的狙击手，
沿着靠近铁索桥一侧的楼顶，缓缓前行，在观察
着地势。

楼下，是绵延的坡道，有很多车在缓缓移出
车位，像是鸟儿出巢一般，成群结队；又像是鱼
群，游向更宽广的江河。阳光移动在地平线上，照
耀着废墟般的浮云镇。

鸽群沐浴晨光，拖着长长的鸽哨声，飞翔在
狙击手的双眼中。

他戴了个黑色的口罩，头发染成栗色。
他的脑海里，正闪回着黑暗中一个黑影的声

音。
“要死不见尸。”黑影说。
“那怎么办？”他问。
“浮云镇附近山高流急，虎跳难越。”黑影说，

“就算掉进去一头大象，都会无影无踪。”
一只灰鸽子飞到了狙击手眼前，落下，歪头

打量他，像在末日审判。
通往楼下的应急楼梯门开着。红红的墙上，

还有红色标语的内容。字迹已经模糊，只有一个
巨大的惊叹号还算清晰。

狙击手用枪瞄了瞄远处。
瞄准镜里，是一座遥远的桥。
他摇摇头，将枪身拆解，装入吉他包里，起

身，挎在肩头，像一个街头歌手。

河边小店，安全在吃早点。远处，就是银行广
场。

安全刚一坐下，店老板便走过来，将一块两
毛钱放到安全跟前。

“你的钱。”店老板说。
安全愣了，看着对方。

“昨天您吃饭的时候，我这儿没零钱。”店老
板说，“现在，都手机支付，零钱不好找。”

“我第一次来这里。”安全说。
“昨天是你啊。”
“你认错人了。”
“昨天早上下小雨，人少。我记得真真的。”
“我第一次见你。”安全说。
店老板愣愣地看着安全。
店老板离开，安全看着他的背影。
电话响。
安全摸出手机。手机屏幕是摔裂的。
来电的是安父。

“爸，”安全说，“我在浮云镇了。”
“刚到？”
“是。”
“注意……安全。”
“有事吗？”安全问。
安父沉默，像是意识到什么。
在安全心里，父亲的形象永远和那只公鸡的

死联系在一起。小的时候，母亲经不住安全的软
磨硬泡，从街上买了只黄绒绒的小鸡仔，它是安
全快乐的源泉，他给它起了名字：威武。以前，安
全是一个沉默的小男孩，低着头，形影相吊。自从
威武出现以后，他笑得越来越开心。等小鸡仔长
成了大公鸡，它便天天跟在安全后面，成了他最
好的朋友。安全回家，威武都是第一个跑出去迎
接。吃饭的时候，它便在安全脚边寻食。一天，家
里只有安父和安全两人，吃饭的过程中，安全突
然发现，威武没在脚边，于是便问：“爸爸，威武
呢？”安父往桌上一指，“在盘里，宫保鸡丁。”安全

立刻大哭，呕吐不止，从此，再也不吃鸡肉。
“对了，最近局里有个去北京进修的机会，你

去吧。”安父说，“我让小杜报上你的名字。”
旁边的野湖里，一只白鸟亭亭玉立，踩着水

中倒影。
“还犹豫什么？”安父说。
“我不想去。”
“你这孩子，我和你妈就想着能让你去进修，

好容易争取到这个机会。”
安全笑了，很不自然。

“这次蹲守，局里其他人都不知道。”安父语
速缓慢，“注意保密。对了，你要找的这个人，身上
可能有枪。”

“知道了。”安全从兜里摸出一张照片。
照片上是一个光头，一脸横肉。

“那小子，是个亡命徒。”安父说。
“知道。”安全说。
“他一出现，赶紧向我汇报。”
安全若有所思，看着眼前的桌面。桌面坑坑

洼洼，一只蚂蚁正从边缘爬过。微光之中，蚂蚁身
上毛茸茸的，它叼着一个肉渣，想迅速逃离现场。
对它而言，桌子如广袤的世界。当它爬到桌子侧
面时，被肉渣一坠，落入尘土。安全低头，在桌子
底下找，无论是肉渣还是蚂蚁，都已无影无踪。

“你和金兰离了算了。”安父说。
“不离。”
“俩人天天闹。”
“是她在闹。”安全说，“安红还小，我不想让

她受伤害。等她长大，肯定离，不用你催。”
“你这孩子，我是怕你受气。”安父低声说，

“还不是为你好。”
安全从身上摸出小酒壶，喝了一口。
一辆运煤大货车迎风驶过。
尘沙飞扬，喧嚣声淹没了一切。

安全再抬头时，从大货车卷起的尘土中，现
出一高一低两个人影，很像世界末日中的天外来
客。两人一胖一瘦，一高一矮，等他们的脸从面纱
般的黄土中现出的时候，安全发现，两人相貌奇
异，仿佛来自阴曹地府。

他们像一阵风，到了安全眼前。人没到，风先
到，风中夹杂着一种难以言表的恶臭。那种气味，
是安全所熟悉的。

安全忍不住抬头，打量了一下来人。
“看什么看？”黑大个皱了皱眉。
他头发散乱，半边头发紧贴头皮，像是被狗

咬掉了一块。
安全没说话，看了眼瘦瘦的、矮矮的那个。
那人戴了副黑框眼镜，一条眼镜腿上缠着胶

布。胶布已黑，像是黑色的胶泥。
“行了，黑龙，少说两句。”小个子说着，冲安

全点点头，一脸歉意。
“他最近心情不好。”小个子说。
“瘦子，少废话。我心情好着呢。”黑龙说着，

扭脸喊了句，“老板，两屉包子！”
无数小小的唾沫在空气中弥漫，一股恶臭从

黑龙嘴里喷出。
安全皱眉。

“我操，什么意思啊？”黑龙瞪起铜铃般的眼
睛，“恶心我？”

一条狗站在那里，看看黑龙，又看看瘦子。
两人吸溜作响地吃饭。瘦子像是要随时准备

逃跑一样，抬眼打量安全，见并无危险，便赶忙低
头，军队抢滩登陆一般，风卷残云。

安全点了支烟，看了看眼前剩下的那个包
子。上面有只小苍蝇正在散步。接着，又飞过来两
只，小蝇如豆，围着黑龙团团乱转。黑龙挥舞筷
子，追打苍蝇，远远看过去，像是在演独角戏。

“又看，”黑龙瞪着安全，“恁是不是觉得我特
别搞笑？”

瘦子叼着包子，看着安全。
“大哥，别……”他声音很轻，没了下文。
“搭理他干吗？”黑龙说，挥手招呼老板，“老

板，你这汤里，鸡蛋太少了，咋整的？半个鸡蛋一
碗汤，越来越糊弄了，俺俩可是老客户。”

安全吐了口烟。
黑龙印堂发青，面色暗灰，像阴曹新鬼。
店老板一脸尴尬，探头问黑龙：“老板，再赠

送你一碗鸡蛋汤，行吗？”
“不能光赠送给我。”黑龙油乎乎的手抹了抹

身上，“还有俺这好兄弟。”
他指指瘦子。

“行。”店老板点头。
“你别又一个鸡蛋分两半，糊弄俺玩。”黑龙

说，“人，就得能舍，舍得，舍得，不舍，咋得？你说
是不是？等恁每天给俺的鸡蛋汤里打两只鸡蛋，
恁肯定能变成马云和比尔盖子。”

“比尔·盖茨。”瘦子推了推瘸腿眼镜。
“我说的就是盖子。”黑龙皱眉看看瘦子，“咱

俩谁是徒弟？”
瘦子红了脸，双手端碗，状如乞丐，把汤喝

下。
安全注意到，又有黑小豆般的苍蝇在附近麇

集，像是得到集合令一般。
“你们住哪里？”安全说着，递给瘦子一支烟。
瘦子点头哈腰接过来。安全递给他打火机。
黑龙想放下碗，又有些犹豫，见安全也递烟

给自己，笑了，一脸憨厚的表情。他接过烟，从瘦
子手里拿过打火机，点着，抽了口，像表演似的，
吐了一串烟圈。

“这烟，真不孬。”黑龙说。
“你们住在哪儿？”安全问。
“就旁边，”瘦子说，“拆迁房。”
说着，指了指。
苍白的阳光下，远处那片宛如城乡结合部的

残垣断壁，看上去有些超现实的意味。
“你们那里，最近没啥事儿？”
“啥事儿？”黑龙呛了口烟，瞪眼看安全。
“没事，挺好。”瘦子自言自语，“除了脏点

儿。”
“有什么意外吗？比方说……”
“啥意思？恁就不能盼我俩点好。”黑龙斜了

安全一眼。
安全笑。

“哥就是问问，正常。”瘦子说，“关心咱。”
“我用得着他关心？”黑龙仍一脸不悦，继续

抽烟。
烟雾弥漫，如丝的恶臭淡了很多，被烟草的

气味所取代。

“你哪里人？”
“查户口呢？”
“让你说着了。”安全亮出警察证，动作极为

隐蔽。
周围没人发现。
见到警察证，黑龙像是小学生见到家长，立

刻老实很多，脸上是无辜加诚实的表情，很像一
个受了委屈的小媳妇。

“俺俩，好人。”黑龙说，“是不是，瘦子？”
瘦子点头称是，连店老板端过来的蛋汤都没

看一眼。黑龙目不转睛看着安全。
“你们两个，一人一个蛋。”老板说。
周围的人笑。

“有话，咱们旁边说。”黑龙说。
安全和黑龙、瘦子站在一棵大树下。起风了，

空气好了很多。那种深入骨髓的臭味，飞散，变
淡，但仍执著地宣示着它的存在。

“带我去你们住的那里。”安全说。
黑龙和瘦子面面相觑。
一辆大货车在坑洼不平的道路上轰鸣驶过，

天摇地动，暴土扬场。
“咋过去？”黑龙皱了皱眉头，四下看看。
那辆白色桑塔纳静卧路边，非常扎眼。

“跟我来。”安全往桑塔纳那边走。走了两步，
停下来，打量一下两人。

“还是走着吧，”安全说，“你俩在前面带路。”

眼前是个破败的庭院，周围瓦砾成堆，断壁
残垣。半面墙孤立无援，上面是个巨大的“拆”字。

还没进院子，已经有狗在叫，听声音是条很
凶的大狗。

黑背，安全想。
进门，果然是。
院子里，苍蝇横冲直撞，仿佛这里是它们轰

炸的现场。院子当中，一个头皮乌青的花臂大汉
坐在那里，脚边放着半瓶白酒，还有一个小碗。小
碗里是花生米。

他拍拍身上，挥掌朝空中一抓。
“操，怎么这么多苍蝇啊！”
抓的中间，见安全随两人进院。

“黑龙、瘦子，什么情况？”
黑龙刚想说话，花臂大汉说：“带警察来，啥

意思？”
黑龙很吃惊，瘦子也一脸惊讶。

“花爷，你咋知道他是，那啥？”
大狗狂吠，花爷冲它吼了一声，它便趴在那

里，臊眉耷拉眼，没了声息。偶尔瞥一眼几个人，
见没人搭理它，便扭过头，去看别处。一只大头金
蝇围着它的鼻子转来转去，一会儿，一只丝光绿
蝇飞到安全面前。

“你们没觉得院里臭？”安全问。
“没啊。”黑龙一脸无辜。
“我操，”花爷抬起粗腿一样的花臂，“黑龙，

你小子又往屋里拉屎了？”
黑龙争辩：“没啊。”

“瘦子，他干没干？”
瘦子支支吾吾。

“不是屎味，”安全说，“是尸味。”
花爷赶着苍蝇，“啥，虱子？”

“尸体。”安全说。
几个人安静下来，目光在小院里几间屋门上

逡巡，最后落到了一扇挂一把生锈铁锁的大门
上。

“有几天没见海哥了。”不知谁说。
两只苍蝇从门缝中爬出，展翅飞翔在阳光之

下。
安全四下张望，找了段铁管，拎着，到了门

前，一抡。没等花爷满嘴拌蒜“喂喂喂”地阻止，铁
锁开了，三人还没反应过来，安全已推开房门。

群蝇如烟，滚滚涌出，院子里，恶臭爆满。黑
龙、瘦子首先吐了，花爷抱着酒瓶，一个没忍住，
一肚子的污秽从口鼻里喷溅出来。

“赶紧报警。”安全很平静，看着院里呕吐不
止的三人一狗。

（摘自《换枪》，栾文胜著，作家出版社2020
年1月出版）

白狼马
□海勒根那

积水是昨晚一场暴雨储下的，形成了半月形
的一个水泡子。这么大的雨已多年未见，不过还
没到凌晨就云开雾散了。那个毛乎乎的东西出
现在这片水泡边，倒影映在水面，日上三竿时才
被人们发现。起初人们着实吓了一跳，不知那是
何方神圣，等十几个村民壮着胆子走到近前，才
看清那是一匹让人心惊肉跳的马。它的鬃毛有
它身高那么长，被荆棘和泥土粘成乱麻，拖到地
上，尾巴像一把扫大街的破扫帚，浑身淤泥辨不
清肤色，后胯骨像两把铧犁一样瘦削。人们想，
即便从战场溃败下来的经过长途跋涉的士兵，也
不会狼狈到这种地步，简直像极了老叫花子。村
民嫌它脏臭，只是远远地嚯嚯吆喝它，像驱赶灾
星那样驱赶它走，可它却视而不见，僵立沉思。
有人开始向它投掷石块，激起的泥水迸溅到它的
头脸，它仍无动于衷。最后石块打在它瘦骨嶙峋
的脊背上，它才转过头来，瞥了人们一眼，那乌黑
晶亮的目光倒是让人心里一震。当它终于一瘸
一拐地走上岸时，人们倒是动了恻隐之心，觉得
伤害老弱病残最起码是不道德的，并且想对它一
探究竟。

看来它并非野马，因为它并不惧怕人。村民
把它团团围住的时候，它没有显出惊慌，只是仰
起脖子躲闪开欲抓它的村人。它的右后腿受了
伤，有大片的血污凝结在后肢至脚踝那儿。人们
小心翼翼地簇拥着它，一路将它赶进村庄，又开
始讨论该怎样处置这匹马，有人提议——在确定
它是否有主人之前，应该找个有经验的牧人家养
好它的腿伤才是。大家随声附和，马上想到包布
和老人，若干年前他可是村里有名的马倌。

那天的整个上午，村民都在为这匹臭味熏天
的马儿奔忙。一帮人七手八脚在老人家的院落

临时搭起遮阳的马厩，有人拿来糙米当作饲料，
又去田间地头割刈青草，年轻人骑着摩托车到镇
上请兽医。基于每个人的肚子里都住着一位活
菩萨，大家争相表现着自己的慈悲心肠。

此时，包布和劝退众人，以免人声嘈杂惊到
伤马，只留他独自一人提来大桶清水，为马儿擦
洗身躯。老人轻手轻脚，像一个钟表匠在修理一
台旧钟那样仔细。村民其实并没有走远，一直散
在比邻的人家喝茶等待，偶尔兴致勃勃地伸过头
来探查，除了对此物的好奇，还有另一个原因作

祟，是啊，曾几何时这个村庄也是一片牛欢马叫，
不过那已经是几十年前的事情了，自从科尔沁左
中乡村禁牧从农，很多年来村庄已见不到一匹马
了，马自然成了稀罕。

直到日斜西山，老人才彻底刷洗完马儿，闻
讯而来的村民一睹它的真容，不禁张目结舌，这
竟然是一匹没有任何杂色的白马，虽然骨瘦毛长
却并不显得多么丑陋。它洗净的躯体结满伤疤，
有的似霰弹的弹片所致，有的像被锐利的刀尖刺
伤。每一道疤痕表明着白马非同寻常的经历。

从镇上请来的兽医张哈斯已经剪除了白马
后腿的腐肉，为其涂抹了药水做了包扎。令人心
悸的是，伤口里竟然揪出来一颗腐蚀殆尽的弹
壳。他又仔细检查了马儿的牙口、躯体与四蹄，
最后惊兮兮地问村里人：这是从哪儿弄来的马？
怎么看不出它有多少岁？它的臀部没有烙印，说
明它又不属于任何人家，你们再看，它四蹄上的
半寸厚的马蹄铁都快磨尽了，那要走多少里路，
并且上边好像还刻着什么字迹……

接下来的时日，白马自然成了村人茶余饭后
的话题，人们猜测着这匹马的来头，揣摩着它所
历经的千难万险抑或枪林弹雨。与此同时，这匹
疲惫而消瘦的白马正在老牧马人的手里伸展枝
叶，日益丰腴。

一个月后，当白马养好腿伤，被包布和老人
牵领着第一次走出院门，走向黄昏金光笼罩的郊
外，眼前判若两马的它让人们再次惊呆了：原来
它的体型比一般蒙古马都要修长，并且脖粗腿
壮，这使它前行的肌肉像波浪般涌动；它散乱的
长鬃已被修剪得整整齐齐，白洁的皮毛不再戗茬
戗刺，经过无数遍的悉心梳理显得油光发亮，让
那些难看的疤瘌不再显眼；曾经四分五裂的蹄子
也被精心地削磨，走在砂石路上，发出清脆的嘎
嗒嘎嗒之响。

从村庄中经过时，白马旁若无人，仿佛刚刚
出浴的天鹅那样高扬起脖颈，眼眸里的灵气咄咄
逼人，一对公狼才有的尖耳随着四面来音机敏
地动来动去。与它相衬的是身着节日盛装的老
牧马人，一人一马像去赴什么宴会。村民们一
时间从四面八方围拢来，目睹这个奇迹，就像看
到落日未落反而重新升起，纷纷询问包布和老人
到底给白马施了什么魔法。老牧人满脸诡秘，微
笑不答。

这是一匹多么奇骏的白马啊！村民对它品
头论足，简直无法相信它过去的样子。人们想，
世间真有如此奇事：又脏又丑的落汤鸡也能变成
仙鹤。瞧它轻灵的身躯，鹰隼一般锐利的目光，
特别是那一身纯白的毛皮竟泛着一层细腻柔软

的蛋青色——苏木中学的巴特老师忽然惊呼道：
莫非它是温都根查干？

一语道破天机，是啊，这鹅蛋般浑圆的白只
能是转世白马才有！温都根查干，没错，就该是
它……刚吐出的话语又被风噎了回来，如果是那
匹献给苍天的神驹，它躯体不该有那么多瑕疵，
背部不可能嵌上马鞍的磨茧，唇口更不会残留衔
铁的勒痕。要知道，在蒙古草原，没有人会骑乘、
伤害、奴役它，就像没有人会亵渎神灵；神驹只会
在大地上无拘无束地驰骋，谁见到它都要驻足停
留，注目默念祝福的箴言。

那么会不会是大扎格勒或者是小扎格勒？
若从它磨坏的四蹄和饱经的风霜来看，它更像是
成吉思汗那两匹赌气逃往阿尔泰山古尔班查布
其的坐骑之一，这么说它有可能是大扎格勒，人
人都知道大骏马因为想念圣主与故乡曾经水草
不思，瘦骨嶙峋一病不起，小扎格勒这才与它万
里迢迢返回高原故地……

这个猜测马上遭到质疑：不，它不是大扎格
勒，成吉思汗的双骏是纯青色，而这匹马的颜色
分明是白的。哦，这是天大的疏忽，人们仔细又
想，一匹马怎么会从遥远的古代活到今天？那才
叫荒唐呢。

既不是这个又不是那个，大家犯难了，如果
没有高贵的出身，哪怕给它一个不同凡响的名号
也不至于失望。于是有人提出叫它“白狼”，嗯，
这回没有人反对，是的，它冷峻深邃又无所畏惧
的气质，多么像一头游荡在高原之上穿行过重重
黑夜的白狼。创意如此之佳，此名非它莫属。人
们为这差点跳脚欢呼了。

（摘自《骑马周游世界》，海勒根那著，作家出
版社2019年12月出版）

■书 摘


